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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谣，这个熟悉而美丽的地方，常
去常新，悠长的古道、转动的水车、百
年古榕、流水人家，这种宁静唯美的画
面就会扑面而来。因而，有人说云水
谣是一幅画，有人说云水谣是一首歌，
在我看来，云水谣是许多人心中的诗
和远方，是给游人精神滋养和灵魂慰
藉的地方。

最美妙的是到云水谣过夜。“到云水
谣过夜”这是我和同事们开玩笑时的一
句哏话。当时在东山的苏峰山，蓝天，碧
海，海风，在这个美好意境里，我和三五
个同事们谈到了风景名
胜，谈到诗意云水谣的浪
漫，一位女同事脱口而
出:“我们可以到云水谣
过夜，那里更……”另一
位男同事无缝对接：“我
是有底线的！”一向幽默
有趣的同事偷换概念地
开起这个玩笑，当时在场
的同事们笑得如浪潮前
俯后仰，笑声充满了阳光和海风的气
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一个阳光
暖暖的午后，我们一行人来到云水谣。

步入云水谣，你可以再慢时光中不
疾不徐，你不必担心那颗浪漫的心无处
安放。你可以在和贵楼、怀远楼漫步，在
旧时光中感受土楼的神奇，赞叹古人的
智慧。亦可以在云水谣古道穿越历史，
遥想当年多少官家、商家，游子背井离
乡，在这条幽幽古道上承载了多少悲欢
离合，多少光荣与梦想。你可以在栈道
旁那百年古榕树下仰望，这些古榕树枝
繁叶茂，树冠遮天蔽日，古榕树如德高望
重的老者，历尽沧桑，虬枝形态万千。在
游人的眼中，这些屈曲盘旋的虬枝有的
像一条逶迤的长蛇，有的像飞翔的蝙蝠，
有的像可爱的小松鼠。榕树下有一排石
桌椅，你可以坐在古榕树下看云卷云舒，
听溪流潺潺，亦可以坐在这里聊天，发
呆，享受悠悠漫时光。

不知不觉间夕阳西下，那玫瑰色的

云块变幻着，放眼望去，栈道，古榕，溪
水，水车，在夕阳的余晖中如诗如画，如
梦如幻。溪上偶尔有一两只小鸟在水边
轻盈地跳跃着，微微拂面的溪风吹来，那
么温柔，那么惬意。在黄昏的凝望中，即
便有几许忧伤，也会如晚霞般一瞬间闪
过，忧伤尚未开始，就已结束。刹那间，
夜幕笼罩着大地，天上的云变紫，变灰，
变黑，像黑绸缎一般轻柔地笼罩着大
地。回眸水云间，“举头望青云，云遥遥；
低头观海潮，水涛涛。云遥遥，水涛涛，
云水难相交。”云水谣之歌在耳边回荡，

陈秋水和王碧云一见钟情，他们对爱情
的追求与守望，是很多人经历过或正在
经历如梦时光。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爱
情，成为一生难以释怀的心结，最终碧云
化儿女情长为崇高的家庭责任与担当。
有人说：“女人的三个最高境界是真实，
通透，慈悲。”王碧云就是达到这样境界
的女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
惘然。在《云水谣》那部电影让人怀念的
不只是爱情，还有那为梦想而奋斗的青
春岁月，纯粹、温馨、浪漫略带伤感，虽然
青春不再，美好永存。

深邃的天空，似海；幽暗的大地，如
幕。天空没有星星，淡淡的月色下云水
谣的灯次第绽放，高高挂的大红灯笼散
发出温暖的光芒。漫步在古栈道，脚步
轻轻，生怕踩碎了夜的宁静。各种草虫
的鸣叫声，似一曲娓娓动听的小夜曲。
如此静谧，不由得吟咏仓央嘉措的小诗

“这么静/比诵经声/还静/我骑上我的
白鹿/白鹿踏着/尚未落地的雪花/轻如

幻影/本来是远山拾梦/却惊醒了/梦中
的你。”夜已渐深，两岸灯火阑珊，霓虹
闪烁，河面闪着些微弱的光芒，偶尔狗
的吠叫声像投掷于水中的石子，荡起涟
漪。溪边的酒吧咖啡馆正在静夜中奔
放，“在云水谣等你”“风月渡口”“在水
一方”，单单这些名字就足以让你浮想
联翩。从酒吧里飘来隐隐约约的歌声：

“你把你的梦交给我，你就是我牵挂的
远方……”意兴阑珊的歌声带着淡淡的
忧伤，平静中掺杂着梦一般的激情，其
实，每个人都不是谁的远方，清空内心，

哪里都是远方。顿时，一
种思绪，像一首缠绵的
歌 ，丝 丝 缕 缕 ，反 反 复
复，好像想起了什么，却
又说不清楚。畅想像苍
茫的夜色一样辽阔，曾经
的事物，昔日的风景，邂
逅的人，终究是渐行渐远
了，生命中的每个驿站，
总是不断地告别，和他人

告别，和自己告别。
夜，深情款款，霓虹璀璨。朦胧的夜

色漾着诗的味道，兴奋的双眸终是无法合
上。那么就来几杯红酒，小酒怡情，绚烂
芳颜，醉了流年。如果酒太烈了，那就喝
茶吧。三五好友，志趣相同，沏上一壶茶，
茶香袅袅，从繁冗的琐碎，到诗和远方，从
生活点滴到人生百态……无所不谈。或
是，品一杯咖啡，在浓郁的咖啡香味中，清
浅一笑，宛若旧时光里的风月。如此甚
好，时光柔软，淡远悠长，人间值得。

清晨，被一声声鸟鸣唤醒，沐着晨曦
漫步在云水谣栈道，微风轻抚，水波灵
动。那一簇簇银白色的芒花依然摇曳在
冬日的寒风中，那一片片黄得耀眼的炮
仗花热烈奔放。桥洞下那个安详的老人
正守望着那根长长的鱼竿，不悲不喜；溪
岸边这位曼妙的女子正在晨曦中练瑜
伽，娴静优美。诚然，云水谣的时光，夜
晚或清晨，绵软悠长，纯粹本真，适合盛
放一颗宁静的心。

到云水谣过夜
▱宋阿芬

风情万种

被誉为“福建第一漂”的是长泰漂
流，以前在漳州电视台经常可以看到广
告片里长泰游客漂流时的惊险欢呼镜
头，其实我们诏安县也有一处漂流不逊
于长泰，那就是哈溪漂流。哈溪漂流的
地点在红星乡境内，因为与乌山相邻，那
里的峡谷溪水潺潺，形成了一段全长5.6
公里，落差153米的哈溪流域。

一个夏日的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在
驴友山子的组织下前往红星乡，准备体
验一场哈溪漂流。我们的大巴车坐了满
满的一车人，驴友山子的微信名是“传说
中的山爷”，他是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
经常组织驴友爬乌山。在车上，他给我
们讲了一些漂流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到达目的地了，我们穿好了救生衣，
戴着安全帽，准备上皮筏舟。因为一条
小船只能承载两个人，所以儿子选择与
我同舟，而老公则是自己一人坐一只船。

我们上了皮筏舟，感觉小船摇来晃
去的，一点儿也不听使唤。船舷的两边
还刻着几个大字：“上船哇哇叫，下船哈
哈笑。”我刚看到这一行字，身边的一只
船已经飘向前方，而他们的惊叫声还时

不时地飘了过来。我和儿子坐的这只皮
筏舟却像是很胆小，被一只皮筏舟碰了
一下，它就晕头转向，干脆躲进一个小

“港湾”出不来了。我往船身用手划水，
儿子在另一头也用力划动，可是船仍然
在原地打转。他笑着对我说：“猪队友！”
我哈哈大笑，皮筏舟被我笑得一颤一颤
的，等看它靠近了岩石边的小树，我伸出
手用力往小树干一推，皮筏舟就离开了

“港湾”，往下游驶去。
水势很急，我惊叫着，皮筏舟迅猛地

冲了下去，来到了一个较为平缓的地
段。溪流的两旁都有景区的安全员在看
护着我们，他们有时看到皮筏舟停了下
来，会上前帮忙推一把，有时看到有皮筏
舟翻船了，就会马上上前救护。儿子漂
流久了，渐渐摸出了皮筏舟前进的门道
来。他吩咐我不要划水，让他一个人在
船头往前划，我俩开始有了同舟共济的
意味。可是刚划了一段，遇到了急转弯
处，皮筏舟往下冲，到了平缓处又改变了
方向，变得很不好控制。这时儿子便无
可奈何地说：“没办法了，我的体重太轻，
妈妈你太重了，所以我们俩两头重量不
相当，船就不容易平稳。”

是真的吗？我刚半信半疑地想着，
又是一个高高的下坡，还有急转弯，我吓
得闭上了眼睛，双手紧紧抓住船舷边的
拉手，任由它疯狂地往下冲，身子不由自
主地往下漂，等到了感觉稍微安全处，才
发现全身都湿透了。在水势汹涌的地
段，你根本来不及思索什么，只能任由皮
筏舟往前冲，脑子里什么命运原本就有
平坦与颠簸，人生本来就有激流与低谷
等等所有哲理来到了安全地段才从心中

浮了出来。在平缓的溪面，因为皮筏舟
往往会来回打转或者停驻不前，除了遇
到安全员的帮忙，有时邻近的皮筏舟上
的人也会来帮一把，给你推一下，你们的
小船前进了，他们的小船也跟着前进
了。于是，大家会这样你推他一把，我帮
你一把，互相帮助，共同前进。这多么像
是在彷徨的人生路段里遇到了帮助你的
人，也遇到了互相扶持共同前进的人
呐！等到了分离处，他们便一只只漂远
了，他们真像人生中漂流的过客，匆匆而
来，带来了一股股清泉或一阵阵春风，然
后又匆匆而过，留下了温暖与力量，让我
们鼓足勇气继续前行……

正当我感慨着，儿子说：“快看，爸爸
在那里！”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老公
的小舟正漂在前方的一个宽阔的溪面，他
没有看到我们，他望着四周与他一起前行
的人，脸上的神情是既专注又很笃定，看
不出有孤身一舟的落寞。看来，他是知道
我们就在身边，就在与他同时漂流的路
段。我不再为刚才没能三人同舟而遗憾，
我们的小舟已经离开了他们，快速来到了
一个长长的下坡溪面。小舟冲了下去，我
们又惊叫了起来。冲过激流，回过头看，
那里是个大大的瀑流，瀑流下水花乱溅，
形成了一个极大的漩涡，好险哪！

这时，皮筏舟已经漂到了岸边的溪面
了，溪水不深，水很清澈，可以看到底下的
沙子，四周岩石峭壁、绿树环绕，向哈溪的
源头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远处乌山的几块
著名的怪石。坐在皮筏舟上，望着眼前的
青山绿水，这时候才有平静的心情欣赏溪
水潺潺的美妙音乐声。有的人在皮筏舟
上拍着四周的美景，有的人已经下了船，
直接走上了岸。儿子拿了他的手机照片
给我看，原来刚才他抓拍了一些镜头，他
边看照片边笑得合不拢嘴，叫我看看我自
己的眼神。我一看，他抓拍的照片里的我
都是一脸水滴，哦，那神情，那眼神，怎么
描述呢？反正是既紧张又欣喜。

这时候，老公的船也来了，我们这才
上了岸。

漂流皆是客
▱陈宏娟

吾乡吾土

诗这东西，不好说。
说它平常，每天都有人挂在嘴上，诗

心，诗情，诗兴，诗意地栖居，过上诗的
生活，犹如诗一般清新优美。早晨醒
来，伸一下懒腰，说声“春眠不觉晓”，诗
在眼前。

说它不平常，尊贵典雅，高深莫测，看
不见摸不着，寻寻觅觅，可遇不可求，二句
三年得,捻断数根须，生活苟且，一地鸡
毛，下里巴人梦不到阳春白雪，这时候，不
见诗的影子，它和远方在一起。

诗在哪里？
日前，回诏安老家，到三溪草堂拜访

高继文先生，偶然发现，诗在家乡，诗在三
溪草堂。

高继文先生我们称之为高师，三十年
前我和他同在诏安城关中学任教。1991
年，他到上海朵云轩举办画展，载誉归来
时在南侨饭店宴请一桌，我有幸忝列其
中。和他在一起，话题离不开书画，但谈
得最多的是诗。他说诗是有声画，画是无
声诗。中国画的传统是诗书画熔为一
炉。高师 1930 年出生，1948 年诏安中学
毕业，参加教师培训后当上老师，1958 年
因家庭成分清理回家。为了生计，创办

“艺风书画社”，做点广告业务兼卖书画。
因书画社离林仲姚老师的住所“武馆”很
近，高师常出入其中，与林仲姚、沈士超、
许沙洛等先生评书论画，吟诗唱和，诗友
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9年春天，仲
姚师八十寿诞，高师作画一幅，画上一枝
梅花、一壶酒，题诗：“借得瑶池酒，人间自
有春。欣逢仁者寿，共饮此香醇。”浓浓的
诗情画意表达了对老师的敬意和祝福，让
仲姚师欣喜不已。

高师在诏安中学读书时，林仲姚、沈
光、陈燕琼诸先生是他的语文老师。这几
位都是诏安有名望的老师，也是诗人。高
师与仲姚师过从甚密，经常前往请益问
安，而当时仲姚师的“武馆”又是诏安文化
人的雅集之所，高师在其中深受影响，一
生寻诗觅诗，作诗不辍。他的画删繁就
简，萧疏、简静和朴厚，富有诗意。高师作
画题跋常是自作诗，如题《鲇鱼图》：“君羡
鲇鱼美，垂杆深夜里。荻花瑟瑟秋，醉后
留滋味。”题《梅鹤图》：“灵鹤原来是水禽，
天寒何事守梅林。痴情笑翻林高士，鹤子
梅妻说到今。”题《母鸡带子入蒿丛》：“篱
落秋深花事空，母鸡带子入蒿丛。老藤委
地无人管，留得残瓜透里红。”富有诗意的
题跋清新有趣，为画面添光增彩。

高师对于诗与诗意的不懈追求，离不
开诏安这块多情的土地。诏安诗词渊源
深厚，最早可追溯到唐代，陈元光及其部
将在戎马倥偬中多有诗文传世；至宋代，
陈景肃、吴大成等渐山七贤在当地设坛授
徒，登临觞咏，留下了许多诗作并结集成
册；明清之时，诏安诗词创作日益兴盛，仅

《诏安县志·艺文》入选的诗人就有 60 多
位，诗作 200 多首……诏安画派代表人物
谢琯樵，诗书画印兼擅，题画之诗多珠悬玉
缀。他父亲谢声鹤，字梅宾，号雪谿，嘉庆
年间贡生，工诗善画，著有《雪谿诗钞》《词
林荟萃》等书，更为难得的是，谢琯樵的姐
姐谢浣湘（字芸史），不仅是著名的诗人，还
是清代闽南第一位女塾师。她在溪东硕兴
寨办私塾，授业之余，吟诗作画，有《咏雪斋
诗录》传世。同县翰林林壬论其诗：“清辞
丽句，无愧作家。”“咏雪诸作，骨重神寒，自
为写照。”芸史《咏梅》绝句：

一枝冷艳出红尘，岩径萧条涧水滨。
积雪满山天欲晓，数声老鹤四无人。
芸史因包办婚姻，感情不洽，长期寄居

娘家，“家中落，年未四旬，设帐授徒，倚馆
谷以自给。晚益穷，侨居村落，憔悴以终。”
在家道中落，穷困潦倒之时，芸史仍不坠青
云之志，课徒自给，如寒梅傲雪，坚韧不拔。

清末以降，古体诗词创作日益式微，但
诏安民间仍有一批文人墨客诗心不改，孜
孜以求，林仲姚、沈光、许沙洛、高继文诸先
生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诗词创作，在诏安
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直到今天，诏安各
行各业仍有许多诗词爱好者，他们工作之
余，在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烟火气中精心
锤炼诗情画意，互相唱和，惺惺相惜……

离开三溪草堂，告别高师已是黄昏，骑
车经通济桥过中山路，走在诏安县城的大街
小巷，看门楼匾额，听潮音对奏，品琳琅小
吃，玩书画文章，特有的文化气息无处不在。

诗，就藏在那街角屋后，平常巷陌。它
活在三溪草堂，活在家乡的土地上。

灯下漫笔

年复一年
在这绿意盎然的树上
有雀哥儿的欢叫
也有蝉娘们的奏鸣
遭遇过狂风暴雨的撕打
也领教过电闪雷击的摧残

年复一年
春天，农人赶着水牛路过
夏天，老人们安详坐着纳凉
秋天，小伙伴捡起籽实去换米
冬天，阿妈折下干枯的枝儿烧火

年复一年
这树高高地站立着
迎过刚刚出生的胖娃娃
也送过最后一个裹脚的女人
思念着
从村里走向远方的铁道兵
也呼唤着
羽翼丰满的弄潮儿返巢

它默默不语
但却一天天地长大
它默默守护
但却一天天地老去
啊，记忆中的苦楝树
佝偻着身躯
却始终把头抬向青天
永远把繁花开满
年复一年

你好吗？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闪现，就有欢喜和忧愁
我想牵着你的手
却不敢放开等待已久的键盘
他乡，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
让我泛舟
点着你的脸面弹起一首祝福的歌

拥有你的快乐我像天空的彩云
点点天空轻刮而过
触动内心稀疏而且几根白发
点缀些许节日色彩
你是最令人可亲的信使

白天等你的到来
晚上我也会轻敲你
从虚掩冷风拂面的小门
把你惊醒
让我伸出慵懒的四肢
把你接住

让我亲近久无谋面的你
久久不愿放开
也许希望醒悟过来的时候
你又远走高飞
轻涉冰冷的河面
点起一波又一波的涟漪

这个早晨，似乎空无一物
空得如窗外的天空
干净无比，一切沉静
我在沉静之中翻阅手机相册
翻阅母亲的生前
我小心翼翼将母亲的那一段找出来
一次又一次重放
一次又一次让母亲在我面前活过来
活成淘气的母亲
活成永不消失的味道
这个早晨我就这么单调
又这么多愁善感
我举头看了一眼在房间外来回走动的妻子
眼泪却掉了下来

瞬 间

你埋首床沿的时候
窗外正生成一波又一波的
人间图景
譬如婴孩的哭声
那必定有一位满脸内疚的母亲
伸手向前
譬如沙沙脚步
那必定有一场小心翼翼的约会
你听到的
都是瞬间
最有爱和最伤心的事情
像秘密一样
被窗子关在窗外

夏日之晨
▱柳小黑

凌霄险峻变平畦

曾俊勇 摄于平和建设村

诗在
三溪草堂

▱沈龙石

苦 楝 树
▱洪锦城

微 信
▱李涌钢

（外一首）


